“不过既然信长没死，那么首先无头尸体的存在得要解释清，既然信长没事那肯定就不是信长的了，那么这肯定是提前准备好的尸体还是本来是一个人然后砍完头的尸体……”俊介话还未说完，便被小早川学姐打断了，
“不错的想法呢，可是俊介君你要知道，村上第一次进到房间里面，可是一个其他的人都没看到的哦”
“没错，村上的视角看是这样的。”俊介顺势接下小早川学姐的话，“虽然房间里面确实有可以藏人的空间，例如盔甲里面，但是由于这个盔甲是没有头盔敞开着的，也不能保证村上第一次进入，能不能看到盔甲里面有没有藏着人，而且这个藏匿空间不仅要在第一次村上来的时候不被村上发现，还要在后面的切腹自尽的时候能够过来顶替信长的位置被砍头。那这个盔甲肯定是不可以满足的。”
“那你还有什么想法呢？”小早川学姐的脸上还是带着那捉摸不透的笑容。
俊介吸了口气，继续说道“那么我就想到了一个地方，那就是衣服，没错，文中里面不止一次提到了信长所穿的衣服的宽大，例如“虽然宽大的和服遮掩了具体身材，”“信长大人穿着靛蓝色和服，外面套着宽大而华丽的礼服外套，”综合以上，我认为第一次见面时的对应后面出现的这个无头躯体就藏在信长的衣服里面，相当于两人穿着同一件衣服，学姐，应该见识过古代大名穿那些衣服吧，在这些衣服的衬托下，其实只有1米六身高的都可以显得威武雄壮，况且这样还是正常的，而文中又多次提到了宽大，想必比这还要夸张，所以我认为想要藏下一个人并不难，为何转动的过程有些慢并且一开始采取跪坐的姿势想必也是这个原因，转动的过程慢是因为两个人，采取跪坐姿态也是为了提供更多的藏匿空间。”
“嗯嗯，有点意思，继续说吧”
“然后我们就来看看头颅吧，这里我就想要分成两种情况讨论就是，问题的关键就是这究竟是不是信长的头颅呢？可以说那是替身的头颅，在那种紧急的环境下，村上不好辨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兰森丸挥刀砍下的就是替身的头颅，”
[bookmark: _GoBack]说着，俊介拿出了笔和纸，画出了切腹自尽时村上的视角以及实际的情况，“在信长脱下礼服的时候，脱衣服都是要伸长手的，由于衣服的遮挡，正好可以让信长与替身两个交换位置，交换完位置之后替身的影子以及兰森丸下半身的影子虽重叠了部分，不过整体就连成了一个很大的剪影，信长就在这两者之间，正好把信长都挡住了，然后信长的身体也趁此机会移动到那个漆黑的半人屏风之后。因为村上在第二次进来也是保持着跪姿的，刚好也能挡得住，并且虽然经过了斩首时的位置调整，信长也还是可以在被遮挡的情况下移动到那里不被发现，然后兰森丸或者是藏在盔甲里的南蛮人在这里利用提前绑在替身头上的丝线将替身的头猛的拉到了盔甲的手上，这里也为什么信长要往左侧转动的原因，因为如果往右侧的话，可能会利用惯性碰巧去到盔甲的手上，而往左侧的话，就更加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感觉。之后为了不暴露信长的实际位置，就由盔甲里的南蛮人或者兰森丸利用棋手之前所见识到的技艺发出信长的声音，这里的前提是兰森丸学会了身为信长顾问的南蛮人的那个技艺，如若这样藏在盔甲里面的那个南蛮人也可以不用存在了，毕竟就如前面所说，无法保证村上第一次看到盔甲里面有没有人的。”
   俊介说罢，看着学姐，学姐没有说话，只是笑眯眯的看着他
“接下来就是另一种情况，毕竟村上还是看到了两眼的，那如果那真的就是信长的头颅呢，首先这步还是跟上面一样兰森丸利用剪影的效果进行挥刀，事实上并没有砍到信长本人的头，然后信长的体在随着假冒的躯体一起向前倾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假冒躯体的遮挡身体起来便一下原本的左侧，然后在猛的一跳到盔甲那里，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趁机再拿衣服将信长的身体遮挡住，只露出个头，然后就跟前面一样，随便一个人都行，用出南蛮人的那个技艺，发出声音即可。”
俊介顿了顿，继续开口道：“不过这个办法实施起来过于困难，信长还得与这倒下的尸体配合好，终究是不如上面一种合理，一不小心又要露出破绽了。并且最重要的是，如果是提前准备好无头的尸体，很难又在现场制造了那么大部分的血迹。所以综上，我还是更偏向于那颗头颅是提前装扮好替身的头颅，在当时那个紧张的氛围下，村上没有辨别清楚，因为就算是第一次辨认也是费了点功夫的，并且在这之后，兰森丸就赶紧焚火并拔刀赶走了他们，防止了他们继续看出点端详来。”
这下俊介的回答真的结束了，“大不了就在明年的文化季真的穿女装吧”俊介心里这样想着并加深了觉悟，不过还是止不住紧张的心情等待着，等待着小早川学姐的回应。

以下便是俊介所画的图（其实是我画的，有点粗糙）以下便是俊介所画的图（其实是我画的，有点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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